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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1937 年全民抗战爆发后，蒋

介石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对日

本偷袭珍珠港等重大情报均作了准确的

预测与及时传递。 王芃生还是日支人民战

线谍报组织中方的领导者，殷尘（金祖同）

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中写道：“他（钱

瘦铁）告诉我他在（1937 年）五月里回国的

时候，在南京遇见了王某某（王芃生 ），知

道这时国内国共合作的声浪已渐渐地高

了， 王某某在最高当局面前提起过鼎堂

（郭沫若）先生。 ”由此可见，郁达夫信中所

提的“因接南京来电”，应该是王芃生。 而

郁达夫 1936 年 11 月赴日时所频繁接触

的日本反战左翼作家如田中中夫、佐野袈

裟美、冈部信次等，都系日支人民战线的

负责人及骨干。 惟其如此，一个从未被披

露或是揭晓的历史悬案浮出了水面，即作

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在民族存亡的严峻

时刻，英勇地参加了抗日谍战工作。 为此，

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视为眼中钉 、 肉中

刺 ， 将他在 1936 年 11 月提前驱逐回中

国。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收

集及侦察能力也是很厉害的，据战后揭秘

的日本警视厅档案记载 ：1928 年 2 月 25

日，郭沫若为躲避国民党通缉，在相当保

密的情况下悄然在上海汇山码头登船离

开上海赴日本。 几乎同时，日本在上海的

密探就将郭沫若赴日的情报发给了日本

警视厅，即新揭秘的日本警保局编《外事

警察概况·昭和 12 年篇》中的《上内警发

秘第七十四号雪怿事务官通报》。 由此可

知，日本警视厅对郁达夫参加反战的谍报

工作情况是相当清楚并对此立案的。

郁达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郭沫若归国后，即担任了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即邀请郁达夫参

加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任政治部设计

委员，郁达夫同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及《抗战文艺》编委。 郁

达夫还曾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

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 1938 年，郁达

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赴新加坡担

任该报主笔， 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

章。 他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被

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新加

坡被日军占领后，1942 年 6 月， 郁达夫和

胡愈之等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

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

酒厂作掩护。 日本宪兵发现这个“赵廉”能

讲能写日语， 遂胁迫他当了七个月的翻

译。 郁达夫在此期间救助、掩护了大量文

化界抗日人士及当地居民 。 由于汉奸告

密，日本宪兵开始注意并调查郁达夫的真

实身份，郁达夫不得不转移流亡到苏门答

腊岛西部的小市镇巴爷公务，1945 年 8 月

29 日晚被人带走 ，9 月 17 日被秘密杀害

于当地丛林。

郁达夫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悬案，历来

说法颇多，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横滨市

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写的专著《苏门答

腊的郁达夫》。 早在 1966 年他就开始了对

郁达夫流亡南洋生活的研究，他曾到印尼

苏门答腊等地作了实地调查，后终于找到

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

他承认是他下达了命令杀害郁达夫。 这个

宪兵班长所说的下达命令，应当是转达命

令。 他一个小小的宪兵班长，是不能操生

杀大权的，无疑是他上司下达的命令他转

达一下而已。 至于为什么在战败投降后，

日本法西斯分子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

害这样一位中国著名的大作家，铃木正夫

并没有在书中回答。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

制，日本战后部分军方、警方绝密文件与

档案当时尚未揭秘，因此，也无法解开郁

达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前面说过，实际上早在 1937 年 8 月，

郁达夫就上了日本警视厅的“日支人民战

线”黑名单，存有谍报档案。 其后郁达夫在

国内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

用。 到新加坡后，他又成了南洋文化界抗

日的领袖人物， 日本军方对其恨之入骨。

新加坡沦陷后， 他化名流亡到苏门答腊，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军方开始对他进行真

实身份的调查，通过和日本国内警视厅的

联系， 日本军方掌握了郁达夫的相关情

况。 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收集是无孔不入

的，据《新文学史料》2006 年第一期武继平

（日）在《“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网的破获与

日本警务对郭沫若监视的史实》一文中披

露：“郁达夫这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两

次私访须和田郭宅， 金祖同 1936 年暂居

市川时起就经常走访郭家，自然会引起警

方的注意。 金虽然没有言及在频频走访郭

宅时曾碰见过便衣警察或有过被跟踪监

视的感觉，但他的名字写在警视厅所掌握

的‘人民战线运动及谍报网’黑名单上这

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而郁达夫上黑名单

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另据战后揭秘公开

的日本东京法院 1939 年 9 月 13 日对钱

瘦铁的三审判决书第四条裁定：“在日本

亡命之中国共产主义者郭沫若，因支那事

件爆发，国共提携，对之逮捕令已撤销，企

图回国，而穷于旅费，被告（钱瘦铁）在日

本与左翼分子多交游，归国后可推进中日

人民战线运动， 于同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

大使馆，与郭沫若弟子金祖同约会，以 500

元托金充郭之旅费， 并设法予以方便，使

郭得于同月 25 日潜行回国。 ”由于此份判

决书是针对钱瘦铁的， 因此没有提及郁达

夫。 但钱瘦铁与金祖同在中国大使馆秘密

约会的情报都被日本警视厅所掌握， 所以

郁达夫参与郭沫若归国的谍报也在日本警

视厅掌握之中。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早

在 1937 年 8 月， 郁达夫就上了日本警视

厅《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黑名单的事实。

郁达夫自 1945 年 8 月 29 日晚被带

走至 9 月 17 日遭毒手， 日本宪兵正是利

用这 20 天的时间，通过调查，核实了郁达

夫的身份。 郁达夫不仅是位抗日谍战的高

层人士，而且是文化艺术界抗日宣传活动

的领袖人物， 他还是中国著名的大作家，

他在战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指控将产生

相当重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日本法西斯

分子在最后时刻垂死挣扎，令郁达夫在抗

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中倒下了。 为此，著名

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的胡愈之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

远铭记着郁达夫的名字。 在中国人民反法

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记着郁

达夫烈士的名字。 ”

施蛰存与郭沫若的“文人事”
■宫 立

《施蛰存全集》第五卷《北山

散文集》第四辑是日记、书信卷，

其中收录了施蛰存给顾国华的

书信两通。 而顾国华自印的《文

坛杂忆信札选》，选录了周振甫、

王世襄 、萧乾 、杨绛等名家给他

的书信共计 175 通，其中有施蛰

存 2001 年 6 月 10 日给他的书

信一通，摘录如下：

郭沫若办创造社时， 是我很

崇拜的新文学作家，他的《女神》对

中国新诗的发展， 很有功劳……

1937 年， 郭沫若自日本回国，是

我和郁达夫、 陶亢德一起雇汽车

到轮船码头上去接他的……

施蛰存的这封信不见于 《施

蛰存全集》。 而施蛰存与郭沫若

分属于不同的社团流派，他们的

交集并不多 。 笔者结合相关史

料，对这封信略作钩沉。

施蛰存在 1933 年 5 月所写

的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中自

述了他三读 《女神 》时的不同感

受：“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

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我从他

（笔者注：胡适）的‘诗的解放’这

主张里，觉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

的形式崛兴起来，可是我不知道

该是哪一种形式”，“这个疑问是

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

《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

上。 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

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 焦灼地

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 我倚着

枕读《女神》第一遍讫。 那时的印

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

而形式上绝不是诗。 但是，渐渐

地 ，在第三遍读 《女神 》的时候 ，

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

《女神》出发的”。

施蛰存在《我的第一本书》中

提到，“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

第一部新诗集。 《少年维特之烦

恼》 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

物的外国小说。 在早期的新文学

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

文学研究会”。施蛰存不单阅读过

郭沫若翻译的 《少年维特之烦

恼》，还阅读过郭沫若翻译的其他

作品，他在《尼采之“中国舞”》中

回忆 ，“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

的， 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

专号； 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

‘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 即是登

在创造周报上的。 我读郭氏的译

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

任他的译文， 也不是说郭氏译笔

不好， 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

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

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

如何竭力求达， 还好像毕竟与原

文隔着一重纱似的”，后来对照其

他译本，才发现“郭沫若的译文原

来已经是够好的了， 可惜他没有

把全书都译出来”。经查阅，《创造

周报》 自创刊号至第三十九号连

载了尼采著、郭沫若译的《查拉图

司屈拉》第一部。

施蛰存在信中谈论的另一

话题是“郭沫若归国谁相迎”。 郭

沫若 1937 年 7 月 27 日下午从

日本回国抵达上海。 林甘泉、蔡

震主编的 《郭沫若年谱长编》提

到，下船后，“郭沫若与金祖同同

往中法交流委员会孔德图书馆

沈尹默处”，“专程从福建赶来的

郁达夫 ， 以及得知消息的李初

梨 、张凤举 、施蛰存 、陶亢德 、姚

潜修先后来到孔德图书馆 。 随

后，同往喜来饭店”。 关于施蛰存

的回忆，陈子善认为“施没记错，

但没讲全。 当日，郁达夫、陶亢德

和施都去码头接 ， 施和陶一起

去，郁单独去，在码头见到。 但都

未接到。 然后三人一并去孔德图

书馆，才见到郭。 晚郁为郭接风。

施陶先告退了。 所以施的回忆不

错，但不全”，“施陶接郭，也有原

因，郭是施编《现代》和陶编几个

杂志的大作者”。 关于“郭沫若归

国谁相迎”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廖久明在《“郭沫若归国谁相迎”

杂考 》（《郭沫若研究 》2018 年第

一辑 ）中作过细致的辨析 ，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看。

此外 ， 关于施蛰存与郭沫

若，还有一事不能不提。 1924 年

3 月 28 日 《创造周报 》第四十六

号刊有郭沫若 1924 年 3 月 20

日给施蛰存的一封短信 ：“施蛰

存先生 ：小说稿已奉读 ，请把住

址示我。 ”笔者注意到施蛰存在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回忆：

“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

候， 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

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

同一里内。 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

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

箱中。 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

目是《残花》，我还记得。 过了几

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

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

处。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

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

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

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

预备退稿的 ，三日后 ，接到他的

信，要我去一谈。 可是我忐忑着

没有敢就去 ， 延迟了一个多星

期。 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

到日本去了。 只见到了成仿吾先

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

带着走了。 这样，再过了七八个

星期 ，《创造周报 》停刊了 ，我的

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 ”

施蛰存在 《浮生杂咏 》第四十一

首的 “自注 ”也有提到 ：“创造社

同人居民厚南里，与我所居仅隔

三四小巷。 其门上有一信箱，望

舒尝以诗投之，不得反应。 我作

一小说 ，题名 《残花 》，亦投入信

箱。 越二周，《创造周报》刊出郭

沫若一小札 ，称 《残花 》已阅 ，嘱

我去面谈。 我逡巡数日，始去叩

门请谒 ，应门者为一少年 ，言郭

先生已去日本。 我废然而返。 次

日晚，忽有客来访，自通姓名，成

仿吾也。大惊喜，遂共座谈。仿吾

言 ，沫若以为 《残花 》有未贯通

处 ，须改润 ，可在 《创造周报 》发

表。 且俟其日本归来，再邀商榷。

时我与望舒 、秋原同住 ，壁上有

古琴一张，秋原物也。 仿吾见之，

问谁能弹古琴。 秋原应之，即下

琴为奏一操。 仿吾颔首而去。 我

见成仿吾，生平惟此一次。 《创造

周报 》旋即停刊 ，《残花 》亦终未

发表。 ”由此可知，施蜇存曾向郭

沫若 、成仿吾 、郁达夫轮流编辑

的《创造周报》投过稿，施蛰存访

郭沫若而不遇（郭沫若 1924 年 4

月 1 日离开上海奔赴日本福

冈）。 郭沫若信中的“小说稿”，施

蛰存的两次回忆略有不同，一说

是两篇小说 ， 其中一篇是 《残

花》，一说是仅《残花》一篇。 可惜

的是 ，《残花 》未能刊出 ，我们无

从知道这篇小说的具体内容，施

蛰存先生 2003 年就离开了我

们，我们也无从就这一问题向他

老人家请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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